
永恒的温暖

进入3月，天气明显好转了很多，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3月，是雷锋的3月。每年3月前后，我都会参加一些有关

雷锋的纪念活动，也曾受邀去一些单位特别是中小学，与朋友
们特别是青少年朋友座谈和讲述雷锋。

人们都自然而然地把3月与雷锋紧密地联系起来，那是
因为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开国元勋先后为雷
锋题词，号召大家都来学雷锋。于是，春潮涌动，“学习雷锋

好榜样”的歌声响遍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各行各业、男女老幼
都以雷锋为楷模，好
人好事层出不穷，世
风民风间多了一重又

一重温暖。
习主席说，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
在中国，人们可能不熟知国外的哪个政治家，可能不熟

知文艺界的哪位演员，但大家都熟知一个响亮的名字：雷
锋。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经历了这样那样的风波，经历了
改革开放的巨变，但在人们心中，雷锋的模样照旧清晰，他的
名字依然响亮。

如果雷锋活到今天，也是八旬老人了，他的脖子上也可
以挂着一张免费乘坐公交车和地铁的卡片，身上也可以揣着
一个去旅游景点免门票的老年优待证；他上了车，人们也会
给他让座。岁月啊，岁月，岁月并未改变雷锋给人们留下的
那张青春的笑脸，他仍然是那个22岁的待人和气、扶老携幼
的汽车兵。

雷锋有足够的热量让一个民族感受到永恒的温暖，因为
他的精神世界里有无穷的热能。

每年的3月，我们都要纪念这位早逝的英雄。他没有惊天
动地的伟绩，他的英雄壮举分解到了他生活中平凡的每一天，
融进了他做的每一件平凡的小事。他宁肯自己饿肚子，而把每
人分得的饭食让给了战友，还谎称自己肚子疼，让战友帮帮忙；
他冒着秋雨，把抱着孩子迷路的大嫂送回家，把雨衣披在大嫂
身上，宁肯自己被雨淋着；中秋节分到了月饼，他自己不舍得
吃，送到了职工医院陌生的伤病的工人师傅手上；他连瓶汽水
也不舍得买，却把积攒下来的200元储蓄，捐给了抚顺和辽阳
灾区……

“世界需要善良，不需要恶毒；人间需要温暖，不需要冷
酷。雷锋就是春天的风，吹呀吹，吹遍了千家万户……”这是我
写给雷锋的几句诗。

雷锋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温暖。时光飞过了半个多世纪，
这种温暖依然在，而我们身边正有千千万万个崭新的鲜活的雷
锋，把这温暖——我们民族本来就深存的真善美，扩展到更为
深远的时间，延伸到更为广阔的空间，让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
人们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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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世宗

待春风吹散余寒，踏青便是赏心乐
事。但是，您可曾想过，“春风又绿江南
岸”中春风明明是吹绿了江南，为什么春
季出游不用“踏绿”而用“踏青”？“青色”
与“春色”到底有何内在联系？“天青色等
烟雨”道出青花瓷一色难求，“青”所指的
又是何种色彩？中国画为什么又称为丹
青？古人为何会在诗词歌赋之中推崇青
色？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揭开“青”熟
悉而又神秘的面纱。

在《说文解字》中和青有关的中心颜
色词一共有10例，分别为“青、苍、蓝、碧、
翠、缥、绀、紫、绿、緅”，其中最为常见且与
青色联系更为紧密的是苍、蓝、碧、翠、
绿。古代文学作品当中，有关“青”的诗词
歌赋不在少数，大多还以“青青”的叠词出
现。例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东
风杨柳欲青青，烟淡雨初晴”“青青河畔
草，郁郁园中柳”“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然而，不难发现古人对于青的指代并不明
确，既可以是荀子《劝学》中“青出于蓝而
胜于蓝”的蓝；又可以是李白《将进酒》中

“朝如青丝暮成雪”的黑；还可以是王安石
《次韵景仁雪霁》中“稍见青青色，还从柳
上归”的黄绿色。为何古人有时会将“苍、
蓝、碧、翠、绿”统称为“青”？其实并非古
人不识色彩，而是为了修辞和押韵，是将
文学的浪漫色彩发挥到极致的表现。

青，在先秦时期被儒家归类为五正
色之一，五正色即青、赤、黄、白、黑，在此
基础上将青赋予仁、义、礼、智、信此“五
常”之中“仁”的象征含义。“仁”作为儒家

思想中重要的品性之一，被中国人保留
至今，而“青色”也跟随着“仁”在思想领
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青色在被归类于五正色之时，悄然已
经和方位时空相结合。据《周礼·考工记》
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
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
谓之玄，地谓之黄”。而在《说文解字》和

刘熙的《释名》之中“青”又分别被解释为
“青，东方色也”和“生也，象物生时色
也”。古人为何要将色彩与方位时空相互
联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和中国
古代为农耕文明有关。农耕文明受到自
然因素的影响极深，农作物作为人生活的
基本需要受到自然条件控制，不论是久旱
还是多雨对他们来说都是一场灾难，这也
使得古人对自然产生了敬畏之心。于是
他们举行大量的祭祀活动，以祈求一年的
风调雨顺。《毛诗正义》中记载：“以苍璧礼
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然则
彼称礼四方者，为四时迎气，牲如器之色，
则五帝之牲，当用五色矣。”其实在这样的
祭祀活动中，“青”不仅礼“四方”，同时也
礼“四时”。

《尔雅·释天》中将“春”又称为“青
阳”，这是“青”与“春”产生的一次直接性
关联。“青”具备泛指性和模糊性，是“青
色系”的统称，同时又象征“四时”之中的
春，所以古人将踏春称为“踏青”，而非

“踏绿”。
青色为何受到中国人的青睐？在于

青色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青色所传达
出来的冷静、柔和、安详、深沉、朴素的色
彩感受，既符合儒、释、道思想对传统审
美的现实需要，又符合当代审美所看重
的精神需求。中国人对青色的喜爱，挥
洒在笔墨之间，凝固在瓷器之上，织造在
经纬之中，表达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美好期望，彰显出东方审美中含蓄、冷
静、典雅的精神特质。

●大卫中学毕业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应征入伍，被分配到最危险的海军陆战队突击队。这天，大卫坐在家里，
悲伤地流着眼泪。祖父开导大卫：“别担心，会有转机的，你可能被分到战地部，也可能被分到内勤部。”

●“如果我不幸被分到了战地部呢？”大卫悲伤地问。“也会有转机。你可能被分到境外，也有机会留在英国。”

●“如果我被分到境外呢？”祖父说：“你可能被分配到前线，也有机会被分到休战区。”大卫问：“要是我去前线呢？”“可能会
负伤，会死在战场上，也可能平安归来。”

●“可是，万一我真的死在……”大卫不敢说下去了。“那你会成为为国献身的英雄。如果你是英雄，又何必害怕死亡？人
们会把你铭记在心上！”祖父说。

●听到这里，大卫吃惊极了，他从没想过，居然有这么多好的转机！

●第二周，大卫坐上了军队的汽车。两年后，大卫退伍了，平安地回到了家乡——除了在战场上失去了一只胳膊。但是这
又有什么关系呢？生活照样拥抱着大卫，他依旧能用右手写下这篇文章。

●祖父说的没错，不管身处何种境地，人生总会有好的转机，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

□吴垠总会有转机大家V微语

□林海蓓

爆米花香

那些年那些事儿远远地，听到沉闷的一声“砰”响，好多
年没有听到这种声音了。没多久，就闻到
了熟悉而又陌生的爆米花的香味。走近了
一看，果然有一群人，手里正拿着各种容
器，容器内装着还散发着热气的爆米花。

记得小时候在北方，每到快过年时，
放学回家的路上，远远地就会听到这种声
音。我们老远就把耳朵捂着，眼睛也不敢
看那个炉子的“爆破”过程。但实际上心
里却很欢喜。常常是飞快地跑回家，拿来
各种能够“爆破”的粮食。有的同学拿来
玉米，“爆”出来的是“苞米花”；有的拿来
大米，“爆”出来的是“大米花”。大家还会
互相交换，这样能吃到不同的口味。

那一声“巨响”后，小锅炉里的米花会
冲进一个长长的、有着细密网眼的布袋
里。等热气消散，打爆米花的人会拎住长
布袋的一头，将米花瀑布般地倒出来。我
们这些孩子将它们用一个干净的脸盆接
住，装好后带回家。一碗米刚好“爆”一盆
米花。回家后，等盆里白白胖胖的米花彻
底冷却，再装进密封的饼干桶、玻璃罐、布
袋中，留着慢慢享用。

那时候，我们会把干燥的食品直接放
在衣服口袋里。上学前，我们常常在口袋

里塞几把米花，一路上，时不时地伸手到
口袋里抓一把出来吃。放学后回到家里，
还会把米花放到糖水里，这样吃出的是另
一种味道。

其实，我的母亲自己就会做不少美
食。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年四季她
总能做出一些美味。冬天的北方，每家都
会储藏大白菜、萝卜和大葱。母亲把萝卜
切成厚度一厘米左右的片，在每片上再切
几刀，然后挂在铁丝或绳子上晾晒，之后
放些盐腌制起来，没多久就可以吃了。这
些萝卜干既可以当零食，也可以就稀饭，
还可以炒菜。快过年时，母亲还会用北方
最常用的面粉，做出各种小点心：麻花、油
条、猫耳朵、叶片、金果条……普普通通的
面粉在母亲的摆弄下，变成了花样百出的
小吃。

随父母从部队转业到黄岩，已是上世

纪八十年代初。这时物资供应已经完全不
一样了，许多小时候觉得稀罕的东西都变
得寻常起来。比如，在街上可以看到农民
担着自己种的新鲜蔬菜在售卖，街巷里时
不时地飘来阵阵大海的咸腥味。那些原来
母亲做给我们吃的小点心，也可以在街头
小店里买到，不必再等到过年才有口福。

但有一样东西，似乎还是只有临近过
年时才能吃到，那就是爆米花。

南方的爆米花，与北方相比有些许不
同。比如把年糕切成片，“爆”出来的是扁
圆形的“糕片”；切成条，“爆”出来的则是
长条形的“糕条”。有时候人们还会用豆
类来“爆”。另外，“爆”的时候放少许糖
精，则多了份松而甜的口感。

物资越来越丰富，让人们慢慢淡忘了
年少时对食物的渴望。平时街上也再难
见到，那个巷口的小车和车上小小的锅
炉，还有摇炉的人不声不响站起时孩子们
见状奔跑的瞬间……

可是，当那不经意的一声闷响传来
时，当那特有的香味远远飘来时，便又勾
起了人们的记忆，眼前仿佛看到了一个个
欢呼雀跃的身影，耳边仿佛听到了一阵阵
欢声笑语……

在去内蒙古阿拉善右旗的途中，恩克哈达一再推荐我去
看一位哲人，阿旺丹德尔，阿拉善地区三百年来最有名的文
化人，也是非常有影响的经学家。我答：必须去，风景乃过眼
云烟，思想和哲人却是永恒的。

没多久，我们就到了阿旺丹德尔的故居，所谓故居，只是
一个遗址而已；不过，阿旺丹德尔的雕像及后面的八座经幡
白塔，在空旷的草原上，却醒目挺立着。

1840 年，这个年份，简单的数字却摸得着深深的惨痛。
12月3日，寒冷中国的大地上，哲人离世。显然，活了82岁的
哲人离我们并不遥远。哲人的原籍为阿拉善左旗巴彦诺尔
公苏木（汉语乡镇的意思），藏族，精通藏、蒙及古梵文，国际
学术界赞其为蒙藏语法大师、辞学家、翻译家、宗教哲学家、
文学家等。

哲人19岁告别故乡，在拉萨哲蚌寺学习24年，掌握了五
明学。也就是说，他在佛学、语言学、数学、医学、逻辑学五种
大学问上均有极高的造诣。全藏佛理大考，他一鸣惊人，第
一名，被授予西藏佛学院制中的最高学衔拉隆巴。回到故乡
的拉隆巴阿旺丹德尔，有如当年游历西域，带着满满学问回
到唐朝的玄奘，译经、写书、授徒传经，成了他的终身事业。
他用蒙、藏、古梵文完成的40多部作品，为中国佛学史、语言
学、文学理论等领域添加了许多重要的经典。

哲人的故居，一片沙土，几块石头上系着黄蓝不一的哈
达，数丛针茅，叶条已经有些干枯，骆驼刺倒旺盛，数块大石
头并排叠立，那应该是哲人家的羊圈后墙。哲人雕像的前
面，是一个枯河床，河边有一棵三百多年的老槐树。恩克哈
达说，这河以前的水很清澈，这树也很茂盛，哲人以前一定常
在河边树下读书念经。我答，一定是的。我们下河床走了
走，细沙板结，用力踩踩，想踩出几滴水来，似乎不可能。哲
人故居的另一边，有一石碑，标示着“甘露井”。这是哲人家
祖上的饮用水源，井上用砖盖着，恩克哈达掀开盖，井里真有
水。还有旧马槽，长长的，至少三匹马可以同饮。原来这里
是一个马圈遗址，不少枯树桩，上面围着铁丝，一只喜鹊停在
桩头，一动不动。我甚是奇怪，它应该没有见惯人呀，见了生
人怎么不飞走呢？远处，又一只喜鹊飞来，难怪不走，它在等
它的先生或者太太吧。

回望风中伫立的阿旺丹德尔，他深邃的双眼，仰望着远
方。哲人神秘而慈祥的诵经声，似乎贯耳袭来。

□陆春祥沙漠中的雕像

文史杂谈 □余智鹏青色为何受青睐


